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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刚过，我家楼梯间的燕巢主人
又回来了，每天晚上悄悄地来，早上悄
悄地去。

燕巢是筑在安装楼梯间的灯架后
面。 楼梯间的灯， 不知是什么原因，坏
了，想重新买个声控灯头装上，拖拖拉
拉就是一年，最近也才装上。装好的那
晚，下楼的时候我发现了它们。见我推
门出来，它并没有惊恐地离去，不知是
因为燕子晚上是夜盲，还是认为家人是
它们的朋友。

妻子每天晚上都要出去参加锻炼，

那天她回来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意
料之中，她听了很是兴奋，显然，她还没
注意到燕子的到来。我觉得该给这对老
朋友做点什么，以表示欢迎，于是说“给
它们弄点水吧”，说完我就出去了。走在
路上我就后悔了：给燕子弄水会惊着它

们的。

从外面回来，果然如料。妻子告诉
我，因为给它们弄水，真的把它们惊走
了，我们夫妻俩都很懊悔。可第二天晚
上，它们又来了，我们又回到欣喜之中。

那是一对非常漂亮的燕子，尖尖黄
黄的嘴，圆圆黑黑的头，脖子羽毛的颜
色略淡些， 像围了一圈向下发散的围
巾， 胸前则是一圈椭圆形的白色羽毛。

这次头转过去我才发现，它们的身材非
常苗条，一身黑黑的羽衣，细密而柔光
地裹着腰身；收拢的两翅，翅尾尖尖地
向后指着， 让我想到了古代的淑女，那
么窈窕，那么文静，那么华贵。

为了防止惊动它们， 每次晚上出
去，我都尽量轻轻地关门。可那铁制的
防盗门每次都碰出很大的声响，也就让
我每次都抱歉地轻轻一看

,

还好，它们
并不为所动。看来，真的是已经认识到
家人是它们的好朋友了。

有一天晚上， 妻子从外面回来，神
色有些懊然地告诉我燕子今晚没回来。

“不可能吧……”我有些诧异。虽然没再
说什么，但彼此都知道我们在担心着一
个共同的问题： 以后会不会再来了，会
不会遇到……一个晚上，我出去看了几
次，可它们都没在。看着我失望的神情，

妻子没问什么，但她明白：它们———还
没回来。

幸好，第二天晚上，它们又来了，我
想， 原来它们是和我们开了个玩笑，或
许只是在考验我们对它们的情愫。妻子
从外面一回来就欣喜地告诉我说燕子
回来了。我说我看到了，虽然说的很平
淡，但我知道我只是显示自己首先掌握
了这一消息。

燕子天天回家， 可我内心的担心却
日益加剧， 天渐渐地凉了， 冬天到来之
前，它们会不会迁徙而走？真要……真要
是走了，明年的春天它们还会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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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不太宽的海峡把台湾宝岛阻
隔开来。盼了许多年，终于有机会踏上
这片神奇的土地。

辽阔的太平洋，以她的浪花托起了
一片美丽的土地。 高耸云端的玉山之
巅，回响着林海的涛声，与脚下拍岸的
涛声，遥相呼应；阿里山的红桧木，像东
方之神，佑护着两岸的儿女；日月潭的
碧波，荡漾在中华儿女的心间。台湾的
自然风光，固然值得留恋，但令我神往
的，更是宝岛那独特的文化风光。

宝岛上有个诚品书店， 闻名遐迩。

细雨纷飞的夜晚，华灯初上，薄薄的雾，

漂浮在树梢上，使得这条马路，平添了
几分朦胧，几分神秘。出租车拐过了几
道弯，在一盏昏黄的路灯旁停下。司机
轻声说：“诚品书店到了。”

不太宽阔的门面， 却有着起眼的
店名。拾级而上，诱人的咖啡豆香，多
么舒适的环境。遨游在茫茫的书海中，

困倦时，品一品咖啡，这该是多么惬意
啊！

扶手电梯，把人轻轻松松地送到宽
阔明亮的书店里。 一排排整齐的书架，

琳琅满目的书籍，既有新鲜出炉的“红
牡丹”（畅销书）， 也有在书架上沉睡多
日的“黑玫瑰”（珍稀的书籍），依照独特
的分类，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像一朵朵
含苞欲放的花儿， 等待知心人儿的青
睐。不到诚品，不知书架上种类的繁多，

不知书海里奇珍异宝的璀璨，不知经营
者独特的理念。或许，这是书店“鹤立鸡
群”、“一花独秀”的原因。

在静悄悄的书店里， 坐在地板上，

站在书架旁的， 还有在书山里寻宝的，

无不是神情专注，听不到喧哗、说话。近
距离， 依稀听得到书本翻页的声响。爱
读书的风气， 是世界上最优质的风气。

有文化的民族，必将巍然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

多年的偏爱，令我在书架里四处寻
找。果然，名不虚传。看到了许多熟悉的

台湾作家的作品。余光中、洛夫、席慕
容、郑愁予的诗作，梁实秋、张晓风、台
静农、林清玄的散文，以及论唐诗宋词
的研究专著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徜徉
在这书林之中， 仿佛闻到大海的气息，

还有台湾岛上泥土的芳香。我默默在怀
想，这朵朵奇花异草，深深植根在中国
传统文化这片肥沃的土壤上，绽放着绚
丽的色彩。一本一本地挑选着，不知不
觉，已是凌晨一点半钟。我赶紧把这一
大堆书放进书筐里送到交款台， 轻声
说：“对不起，耽误你下班啦。”收款台的
小姑娘俏皮地说：“你回头看看，有没有
人。”

我回头一望，哎哟，这么多人怎么
还都坐在那里？

“小姑娘，你们几点钟关门？”

“嘻嘻，太阳和月亮有没有下班的
时候？”

哦，太阳下山了，月亮又升起来了；

月亮下班了， 太阳又来接班……明白
了，这是一家永不下班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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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岁月无情，我却
总忘不了乡下生活的那几个春
秋岁月。 虽然时光流逝得越久
远， 但乡下生活的那几个春秋
岁月， 却深深地刻在我的人生
史册中， 时时刻刻似一幕幕电
影样总在眼前跳动。

那是
80

年代初的时候，我
的青春就像早晨一轮初升的
太阳，正处青春沸腾的我却在
一个远离县城

30

公里外的插
甸乡上工作，那时乡上的文化
生活很落后，每个周末就放映
一场露天电影，正处于青春期
的我们这窝男男女女闷疯了，

每天吃过晚饭后三五成群地
蹲在那条通往县城的公路边，

晴天的日子里当车辆驶过时
扬起一股尘土，雨天的日子里
当车辆驶过时溅起一道稀泥，

数着最后一辆车驶向县城。当
弯弯的月亮升起来的时候，田
地里的虫儿们唱起了夜眠
曲， 才依依不舍地回到自己
的那间单身宿舍里，然后独自
躺在那张单身床上想着明天的
新生活。

漫漫长夜被送走， 新的一
天生活又开始了， 但每天的生
活和工作都千篇一律。 那时单
位里没有电视， 更没有丰富多
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可以享受，

在上了年纪的老干部们面前，

似乎有点儿疯狂的我们这窝年
轻人， 当心里闷得特别慌的时
候， 把单位办公室用的那台录
音机摆在院子里， 而后播放那
首秦齐唱红大江南北的《大约
在冬季》的歌曲，当那优美的歌
曲旋律升起来， 我们就在院子
里的草坪上疯狂到凌晨， 第二
天被单位的老干部们狠狠地痛
骂一顿， 但我们的心里依旧很
快乐。

从那以后， 每当夜幕降
临，乡级机关男男女女的年轻
人们就会赶到我们单位的院
子里，我们依旧冒着被单位老
干部痛骂一顿的风险，依旧把
那台录音机放在院子里，依旧
大声播放一曲曲流行歌曲，起
先年轻的男男女女们不好意
思成双成对地跳舞，时间久了
男男女女们就冲破“三八线”，

一队队男男女女们沉浸在如
痴如醉的优美舞曲旋律中寻
找自己的感觉，渐渐地我们单

位的那个草坪院子成为乡级
机关年轻人们的露天舞池，慢
慢地单位那位老干部似乎也
适应了我们这窝年轻人们的
疯狂生活，每夜当我们的舞曲
在院子里升起的时候，当我们
年轻人们在院子里疯狂时，我
们的欢歌笑语和优美的舞曲
把老干部带入了甜蜜的梦乡
之中，慢慢地我们的欢歌笑语
和优美的舞曲，成为老干部的
催眠曲。

那时， 乡下每个单位的干
部职工都不多， 小单位的食堂
经常开得不正常， 单位与单位
之间就似亲如一家， 每天早晚
在开饭之前， 只要那个单位的
食堂烟囱冒着火烟， 不论男男
女女老老少少都会钻进食堂
里，不论饭菜够吃不够吃，每个
人都会抬上一个碗， 喝一碗花
豆腌菜汤心里都特别高兴。渐
渐地时间久了， 一个单位负责
一天的伙食， 十几个乡级机关
单位的干部职工聚在一起不过
三十来人， 轮到办伙食的那天
不论买了多少酒肉米菜， 一律
由办伙食单位上的那几个干部
职工平均分摊， 单位与单位之
间形成了一种吃转饭的风趣，大
家聚在一起吃一锅饭，乡级机关
所有的干部职工都成为大家庭
中的一员，每天在办公室里工作
之外， 干部职工之间都称兄道
弟，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很融合，

很少见得到翻脸闹架的新闻，只
要那个干部职工的家里有不愉
快的事， 大家都会送去一份温
暖，相互间造访无拘无束，一杯
小酒都会你一口我一嘴地客客
气气品尝，一根香烟点燃后都会
你一口我一嘴地相互转着抽，

一碗花豆腌菜汤都会和和睦睦
地共同分享……人与人之间的
友谊和情感都如此之深

,

都如
此相互关爱。

离开乡下回到县城后，虽
然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但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乡下那
种和谐，一个单位同住一层楼，

两扇门对着开， 却人与人之间
很少相互走动， 似乎有点儿猫
见老鼠的感觉， 人情味却很淡
薄，越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我却越怀念乡下的生活岁月，

那种亲如一家而和和睦睦相处
的生活却挥之不去， 就似一壶
醇香的彝家小锅酒，时间越久，

味儿越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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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也是这个深秋时
节， 我途经巴西时看过一回
“海南青皮林”，不过，那是当
地一本旅游科研杂志提供的
图文画面。尽管有如长卷舒展
颇为悦目，但毕竟只是静止的
“纸上风云”，难于消解渴望。

可倒回想想，一本异国他
乡且极具影响的中英文刊物，

凭啥专门推介地处天涯海角
的琼岛物种，事情肯定不是那
么简单吧？ 后来我才知道，这
本刊物是世界珍稀植物品种
权威的展示和评估平台，作为
中国海岸沙滩上唯一生长着
面积最大的单优青皮林群落，

作为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两块
海岸青皮林之一，令人仰止而
实属罕见应是推崇之成因。带
着领略其真容的迫切心情，从
此，我曾不止一次步入这片奇
特的林区，并于近日又作一回
全境穿行。

青皮林坐落在万宁市礼
纪镇新梅乡至田新、茄新沿海
沙带上，南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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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东西
宽
400

米， 总面积为
14234

亩，

全貌形成带状闭合且茂密绵
延，宛如一道“海滨峡谷”，发
挥着生物保护、海岸防护和生
态环境调节等过滤功能，其
“屏障效应” 被当地老百姓视
为“上天恩赐，醍醐灌顶”之造
化。

我们来时适逢雨过天晴，

林区如黛浓润碧绿。 环顾四
周，只见草木蔓发，植被簇拥，

两旁的灌木和旱地芦苇密密
匝匝， 空气给涤滤得纯透清
爽；走在林间，可听到树叶沙
沙声，鸟儿啁啾声和蟋蟀弹奏
声交相和鸣；注目那胎生苗成
长壮大的老树硕杆，可见青苔
厚积，年轮叠加；抬头仰望，常
见八哥、雨燕、鹦鹉、喜鹊等山
鸟盘旋翩飞，有的还在树冠间
营巢筑窝。在一片青皮林遮天
蔽日的好像被摁在低海拔的
角落处，我们看到一大片红树
林湿地似溪像涧，一群白鹭和
甚多叫不上名的水禽正在悠
闲自得地栖息、觅食着。护林
站的同志告诉我们，湿地被称
为“地球之肾”，整个青皮林保
护区无不得到涵养。正因为有
了湿地生态的温润，这里的植
物资源已繁殖衍生到

69

科
143

属
172

种， 形成一个良性的生
态、生化、生物气场。其中，极
其珍稀的除青皮林外，还有硬
核、水椰、玉蕊和海南苏铁等
多种珍贵树种，它们是在同一
纬度环境与青皮林共生共荣
的“族亲”。

就在我们行走间，无时惊
蹿出一只野兔或一只山鸡，顷
刻间又消失在丛林深处让人
可望而不可即。 留心观察，这
里还有不少两栖动物、爬行动
物、 脊椎动物和哺乳动物，许
多昆虫、蜗牛、草龟、蜘蛛、蝙
蝠等在这里都能找到繁衍生
息的环境居所，生物链非常丰

富。 也许是生态调节的缘故，

我们的感受有点特别：在林区
靠南的一头， 秋阳灿若霓裳，

层林尽染； 在林区靠北的一
头，阴郁潮湿如雨雾，凉气嗖
嗖；南北两头，声音有别，光线
有别，味觉有别。这种“自然奇
观”如何读解？一位随行的林
业专家点破奥妙：一头热一头
凉说明青皮林带起着界碑作
用，说到底是生物发酵催化所
致。

从青皮林腹部走出外围，

一块清光绪二十七年“奉官立
禁” 的石坊令人肃然起敬。透
过那经久剥落斑驳的坊文，其
苛严的官方立场是那样的不
可含糊： “……倘有恃强砍
伐， 立即拿案究惩， 各宜禀
遵，毋违特示”。据说“奉官立
禁” 的那位当地县衙主事在
保护青皮林这片绿洲中做了
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 他的
许多善举稗传融贯于乡闾村
野，好不耐人寻味。有一次他
到青皮林巡察， 当发现有人
为了抄近路踩踏青皮林走出
时， 便呵斥那人立即止步不
准前行。 可当那人要往回踅
返时， 他又提高嗓门发话：

“你已经踩踏了一遍，难道还
要再踩踏一遍不成？”那人在
发愣中回话：“那你说我该咋
走？” 他想了想说：“你等着，

待我绕远路把你背出去吧！”

面对先贤如此强烈的生态保
护意识， 作为后人的我们难
道不应该停住手脚， 收起刀
斧，续写文明吗？我的思绪在
穿越远古中起伏着……

历朝历代为何强调保护
青皮林？护林站的同志给我们
解开了这个谜：青皮树也叫青
梅树， 因树皮青灰色得名。它
属龙脑香科名贵稀缺植物，是
国家一直以来重点保护的树
种之一。 其材质坚硬耐腐，色
泽纹理美观，是造船、桥梁、桩
柱、枕木、家具以及制作高端
精良木器的一级木材，使用寿
命可达百年以上。据《宫廷木
件博杂》记载，古代金銮殿上
的“拾级金阶”踏板和扶手均
选用青皮木制作，大臣面君奏
本手持的“朝笏”也是青皮木
制成。可见，它是我国珍稀植
物的徽志，也是海南上榜入册
的植物标识而誉驰遐迩。

离开青皮林已是秋轮待
上时分。这时，四周显得更加
沉寂凝滞， 更加肃穆萧瑟，就
像一张静网，网住天地，网住
尘嚣，使人顿生“晚风起处步
履急，回眸山鸟在月枝”的催
归实景情致。由此，我不禁想
起一种社会现象：海南的花梨
木为何谈兴多多名声大振，而
青皮林却静默无声少见涟漪？

这恐怕不单纯是价值问题，而
是观念问题。于我来说，两者
皆名木， 但我更加景仰青皮
林。故涂鸦一首，言志释怀：绿
逼沙退起林城，卧对大海抑潮
声。人来此处胸怀净，一枝一
叶总关情。

声 明

兹有刘占喜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编号：

20104115031310004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陈刚所有的东风
牌多用途乘用车， 发动机
号：

DL8030

， 车架号：

LGG8D2D19DZ010097

，其
车辆合格证书（编号：

WDR02P0DZ010097

）， 因
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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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兹有张远超所购北京
现代

BH7161HMZ

牌轿车，

车 架 号 ：

LBEM鄄

DAEC0DZ091980

，发动机
号：

DB601323

， 其车辆合
格证 （ 证号 ：

WAJ270004202309

），购车
发票（发票号：

00662607

），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段静静的就业

报到证 （ 编号：

201112948302153

）， 因不

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扶晓所有的房屋
坐落于河区河南路

10

号
蚕业试验站

3

号楼
106

号，

其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
信房权证私字第

095066

号，混合结构一幢，建筑面
积

142.74

平方米），因不慎
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明人：扶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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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兹有信阳鸡公山华祥
电力宾馆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当地工商部门
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关
的债权、债务人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报
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信阳鸡公山华祥电力

宾馆有限公司
2013

年
2

月
17

日

注销公告

兹有信阳华祥鹭岛茶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当地工商部门
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关
的债权、债务人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报
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信阳华祥鹭岛茶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2013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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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天清晨， 我都要踏上那条小路，那
是一条通往旷野的路。起初，小路还在城市的
包围中，路两旁除了少得可怜的几株小树在寒
风中静立，就是钢筋混凝土的楼房了。太阳尚
未升起，天空中布满大片大片灰白的云，我移
动向前的脚步，它们却一动也不动。

其实，我最留恋的还是那片旷野。在原野
里行走多好啊！在冬春之交，清晨的风已没有
寒冬时的刺骨， 清新的空气也渐渐温馨起来。

最初进入原野的这段小路， 周围是宽阔的麦
田， 那些绿中泛黄的麦苗在蛰伏了一冬后，还
没有来得及复苏。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已有农人
拿着铁锨，在修补坍塌的沟渠，看来是准备给

小麦浇水了。是啊，人们期待了整个冬天的雪
始终没来，没有冬雪孕育的小麦，应是干渴了
吧！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
早春的景色在韩愈的笔下是那么细致。远远看
去，路旁的小草已有淡淡的绿意，那淡淡的绿
在空旷寂寥了一冬的原野，如一条潺潺的小溪
流在心间，清澈舒畅，待走近刻意寻找时，却了
无踪迹，不由心生遗憾。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厌恶了这条小路，这
条小路的静寂有了让我窒息的感觉。 于是，我
选择了逃离。我如愿地加入到曾让我羡慕多时
的喧嚣中， 几乎每日都沉浸在金樽美酒中，虽
不曾夜不归宿， 但每次都是深夜回到家中。对
妻一遍遍询问的电话，也是十分不耐烦，不是

不接，就是说两句便挂断了。时间久了，当我注
意到深夜那盏温馨的灯光时，才知道自己早已
疲惫不堪。于是，我再一次选择逃离，重又回到
我走了多年的那条通往原野的小路。

那片麦田的尽头，是一片小树林。我知道
它们在夏季里是一片葱茏的绿，那盎然的生机
甚至会让我产生嫉妒。而现在，那些光秃秃的
枝丫都指向高远的天空， 偶尔有几只鸟儿飞
来，虽然在枝杈间有几只鸟巢，但它们仿佛视
而不见，只是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踏着地上
堆积的黄叶，听着脚下轻微的沙沙声，心中一
片宁静，又有些许怅惘。

穿过树林，眼前就是一条小河，河的南岸
又是宽阔的麦田，心中顿时敞亮了起来。从我
来到这里， 许多年来， 这条小河就默默地流

淌，一年四季中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也
不是没有。记得有一年夏季，那年的雨水特别
多，小河里的水仿佛在一夜之间涨了起来，也
一改往日清澈平静的模样，变得混浊湍急了。

我常常会站在河滩的空地上， 看那些小草或
农人播种的庄稼，在四季更迭中，枯了又荣，

荣了又枯。

返回的途中，太阳已升了起来，暖暖的阳
光照射下来， 天空与大地之间通彻温暖了许
多。这一次，我走的是另一条回家的路，这条小
路同样蜿蜒曲折，以前我从未走过。行不多远，

我就看见了那一簇淡黄的花，那些花儿枝条细
长，许许多多的枝干拥挤在一起，有的直立，有
的微微下垂， 淡黄的花朵密缀在细长的枝条
上，花朵花筒细长，花生六瓣，在一片亮丽的黄
色中，找不到一片绿叶。

我知道，这是迎春花。这花儿迎着阳光开
放，是那么灿烂，那么亮丽。这在春寒料峭中盛
开的迎春花， 预示着让人心动的春天已经来
临，多好啊！春天已经到来，千朵万朵的迎春花
竞相开放，整个冬天我都在思考，我究竟想要
的是些什么？面对千枝万朵的迎春花，我想，也
许不用那么多，有一两枝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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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太阳醒得迟。已是七点半，天空还
是迷蒙一片。太阳还躲在雾里，这座小城也还
躲在雾里。我走出招待所的大门，才发现，我们
的住处，傍着一条小河。我漫步走上小河上的
桥。这时，太阳在白雾里浮动着一张苍白的脸。

天空里亮了许多。小城的街道、铺面，也渐渐变
得清晰了。只有桥下的小河，还羞答答地躲在
一片白雾里。我伏在桥栏边，朝下望去，只见一
缕缕似轻纱、如白絮的水雾，在河面上飘动，升
腾。仿佛，这桥下游动的，是滚烫的水，是一条
沸腾的河，升腾在河面的，是一蓬蓬热气……

小河的雾终于散了。小河的“庐山真面目”

出现在我的面前。桥下缓缓流动的河水，碧蓝
碧蓝。那哪是水啊，像是液体碧玉啊！水底的卵

石、丝草、游动的小鱼，都看得真真切切。这是
一条穿城而过的河，这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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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的穿城
而过的河啊！这样的清澈，这样的纯净，朋友，

你相信吗？

暖暖的冬阳里，我登上了县城西面的莲花
山。俯瞰山下，平舟河在这个四周环山的盆地
里，拐了一个“

S

”宇弯。河道将这个盆地分成了
两条相拥相抱的“鱼”，如一个阴阳太极图。东
边的“鱼头”里，坐落一片各种年代修筑的建
筑，那是平塘县城的老城；西边的“鱼头”里，崛
起一片崭新的楼房，那是县城的新城。平舟河
水如碧玉，拥抱着这片城区。人们给了她一个
美丽而的名字

:

玉水金盆。

这水，这城，真美！

这天上午，我们乘车去县城西北角的掌布
乡桃坡村的浪马河峡谷。

下车后，沿着一条水渠往前走。那渠水明
亮得能看得见渠底细小的沙石。这可是天然的
纯净水，有人弓下身子，合起双手就捧水喝起
来了。是啊，往往许多美好的东西，都藏在这深
山之中。

大约步行了六七里路，我们便进入一条河
谷。两边，陡峭的石崖耸立。崖缝中，蓬生出一
丛丛藤一样的小竹，贴着崖而生长着。也许是
没有土壤，缺乏营养，它们的枝干十分细小，而
叶子却十分翠绿， 表现出它们顽强的生命力。

导游告诉我
:

那是藤竹，别处很少见到它，而这
浪马河峡谷里，遍地都是。

沿着河谷往前走，三步一奇观，十步一惊
喜。在一块斜卧的石壁上，布满了一个一个恐
龙蛋似的圆石。开初，我以为那斜卧的石壁是
人们用水泥制作的。俯下身子细心察看，她确

是天生的一块岩壁呀！

大自然的神力，在这浪马河谷里，让人叹服！

这山，这石，多奇！

我们在平塘，生活了两天。

第三天，我们要走了。我们在两天里见到
的，只是这个“世界地质奇观旅游县”千百处神
奇中的一奇。 许多许多神秘与神奇的风光，还
躲在全县那千百座山峦之中。据说，甲茶的瀑
布群，是在世界称绝的。限于时间，我们这次便
无法见识了。

这是一种遗憾。

人生，总是有许多遗憾的啊！

好在这一次， 蒙三十万平塘人民的厚爱，

给予了我们一种崇高的荣誉。平塘县人民政府
授予我们平塘县“荣誉县民”的称号。平塘，成
了我的又一个故乡。故乡，是每个人生命的根。

我将把生命的根， 深深地扎在这块土地上，我
也会常回家看看。

这样，那一个一个的遗憾，将成为一种诱
惑，吸引着我回家，去揭秘一处处神奇，去探视
一个个美景。 也为这块目前还贫瘠的土地，去
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平塘，深埋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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